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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揭晓。这是该奖项落户江苏苏州后的首次

亮相。作为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自

1999 年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民间文

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届评奖的突

出特点是，更关注新大众文艺，聚焦中青年

创作群体与新文艺群体，体现民间文艺融入

新大众文艺的新活力、新面貌。这一评奖取

向，映照出新时代民间文艺的发展脉络与时

代转向。

在传统乡土社会，“劳者自歌”的民间文

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文化实践，大众在劳动

生 活 中 自 然 而 然 地 创 造 和 享 用 自 己 的 文

艺。伴随新大众文艺发展，创作群体在拿起

剪纸、捏起泥塑时，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既

保留了民间文艺与生活的血肉联系，更增添

了艺术创作的自觉。相较于过去传统手工

艺多由家族、师徒传承的工匠所掌握，如今

农民、返乡青年等“新匠人”已成为民间文艺

创作的主力。他们主动将田野观察、生活经

验融入艺术表达，实现了创作主体的人民性

转向。他们还会熟练运用短视频、直播等当

代媒介，将传统的“劳者自歌”转化为可传

播、可分享、可产业化的文化产品，让民间文

艺在数字时代不断延伸。

这些发生在创作一线的深刻变化，清晰

映照在本届山花奖的评选成果里。本届山

花奖共设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优秀民间艺术

表演作品、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优秀民

间文艺学术著作四大类别，20 件作品从全

国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展现了中国民间文

艺百花齐放的繁荣生态。其中，民间工艺美

术作品尤为引人注目，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

生活化表达，成为观察新大众文艺创作活力

的重要窗口。例如，90 后刘冠玉用百幅剪

纸构成的《日常纸记》，将民间烟火、乡土记

忆与人文情愫熔于一炉，体现了日常即艺术

的理念。在麦秆画《瓦雀栖枝图》中，黄艳泳

选用田野间充满生命力的金黄麦秆，以“纤

细单根叠层”“精准熨烫控色”等技艺，力求

还原宋画的古朴质感，使平凡材料彰显惊人

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创作表明，当代民间工

艺美术已不再是程式化的技艺传承，而成为

个体情感表达与生活美学的载体。

新大众文艺群体的创造性，还体现在对

材料与形式的突破性探索上。在岫岩玉雕

系列作品中，唐帅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出轻

柔婉约、富有韵律的线条，古老技艺生发出

强烈的现代感。还有陈明伟的骨木镶嵌箱

包系列，以现代审美进行设计，探索将传统

手工艺品转化为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的日

常用品。这些作品表明，民间工艺美术的语

言正在从表现传统走向自由表达，推动民间

工艺美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一

种自觉的文化实践。此外，配套活动也展示

了 一 条 从 文 化 遗 产 到 文 化 资 源 的 转 化 路

径。正如配套展览“繁花竞放”的策展逻辑

在于不为展而展，而是让民间艺术以更好的

展陈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民间文艺的新

面貌正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机制转型

的生动缩影，反映了文化传承主体、创作范

式与价值取向的时代演进。

山花奖落户苏州后，主办方将评奖转化

为持续性生态建设。颁奖典礼期间，我们发

起的“中国民间文艺创新设计联盟”正式成

立，旨在推动民间文艺的转化创新和国际传

播，欢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创意设计机构、

人才、传承人、企业家入驻苏州桃花坞民艺

大观园。这是民间文艺领域从文化保护走

向设计赋能的机制创新，标志着民间文艺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入了跨领域协作

的新阶段。在民间文艺产业转化集聚区，引

进民艺品牌主理人和“两创”团队入驻，着力

打造“研、创、产、展”一体化的产业转化高

地。产业基金的设立，形成以奖促产、以产

哺奖的良性循环机制，使评奖不再是一次性

的荣誉授予，而成为一个持续运转的价值循

环系统。从新大众文艺的视角看，“文艺两

新”的崛起需要评奖制度提供更加灵活的激

励机制，这一系列机制创新回应了民间文艺

的生产与传播如何适应中青年和新文艺群

体的创作生态这一根本性问题。

总之，新大众文艺意味着创作主体的大

众化不再仅仅是接受层面的普及，更是生产

层面的参与，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专业的边

界正在消融。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证明民间

文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理解，从文化遗产到

文化资源的话语转换，蕴含着民间文艺介入

当代生活的新可能。新大众文艺呼唤评奖

制度和文艺体制的相应变革，从“评完即止”

到“评奖赋能”的理念转变，是国家级文艺奖

项回应新文艺生态的积极探索。

山花烂漫，是颁奖典礼上的辉煌，更是

民间文艺持续生长的生态图景。新大众文

艺的使命，正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那

条属于中国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创新之路。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

正是山花烂漫时
潘鲁生

又逢上巳，再念“兰亭”。近期，浙江绍

兴兰亭景区迎来参观热潮。人们纷纷踏上

这片曾被无数人吟咏的土地，追寻古老节日

内涵，领略千年墨香文韵，聆听“兰亭雅集”

的文化回响。

上巳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的

深层连接，使二者获得不朽的生命力。东晋

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农历三月初三上巳

节，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集谢安、孙绰

等 40 余位名士，于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

雅集。这原本只是一次遵循古老节俗的文

化活动，因王羲之即兴写下文墨兼美的《兰

亭集序》，使“兰亭雅集”不仅成为传统节俗

与书法经典交融互生的典范，也成为一个被

争相追摹、不断激活、持续新变的文化母题。

不同时期，“兰亭雅集”的传承形态不

同，但它从未脱离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唐

宋时期迎来了“兰亭雅集”范式的文人化与

日常化，特别是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倡导

的文人书法，将雅集从宫廷拉回园林与书

斋。以“西园雅集”为代表，虽然不再严格对

应上巳节，却保留了“诗酒相酬、即兴挥毫”

的兰亭精神。到了明清，文人结社之风盛

行，明代西湖八社、复社，清代西泠印社等相

继涌现，雅集有了更固定的组织形态，频次

也随之提升。在历史发展中，“兰亭雅集”范式逐渐演变为一套完

整的文化符号系统：“兰亭修禊”成为绘画的经典题材；“流觞曲

水”成为园林的标配景观；书法创作除却自书自作诗词外，对《兰

亭集序》的临摹成为共通雅好。由此可见，以传统节俗激发书法

生产、以书法作品铭刻节俗记忆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演变、深化。

“兰亭雅集”并非孤例，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春节之写春

联、端午之书“午时联”、重阳之题诗写字，皆可视为传统节俗与

书 法 艺 术 互 促 共 生 的 典 型 。 这 种 共 生 关 系 有 其 内 在 的 互 促

机制。

节日的周期性为书法创作提供了稳定的文化节奏。回望中

国书法史，大量杰作创作于特定节俗，如苏轼《寒食帖》等。节俗

活动的仪式感与集体性，为书法艺术注入了超越个体情感的精

神维度。寂静书斋中的创作固然能出精品，但节俗雅集中的书

法活动往往带有更强的“在场感”。《兰亭集序》之所以既有“天朗

气清”的欢愉又有“死生亦大”的悲慨，正是因为上巳修禊这一集

体仪式将个体生命置于自然节律与社群关系的双重观照之下，

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日常的精神高度。节俗的文化意涵也为书

法创作提供心迹归旨。节俗中，春之生发与秋之肃杀的自然变

化、团聚与思念的人际情感、除旧布新与慎终追远的生命体验，

都成为书法创作最直接的触媒。

书法作品也为传统节俗提供了可视化的文化载体。传统节

俗本质上是一套以时间流转为轴心的仪式与行为体系，其特点

具有瞬时性、体验性——上巳节的修禊仪式结束后，祓除不祥的

寓意便随流水逝去；端午的辟邪诉求在蒲酒与艾草的气息中弥

散。而书法的介入，将这些稍纵即逝的节俗意涵凝固为可视、可

触、可传的文本，并赋予传统节俗以跨时空的传播与再生产能

力。比如，流行于南方水滨的上巳雅集，正因为《兰亭集序》，才

从地方习俗升华为精神符号。同样，春节写春联的习俗之所以

能跨越阶层与地域广泛传播，不仅因为其具有祈福功能，也因为

历代书法名家、刻本、法帖将春联的书写升华为一门可学习、可

竞技、可收藏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在促使地方性、即时性的传

统节俗演变为全民性、持久性的文化传统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时光流转，“兰亭雅集”的文化回响仍在持续。从兰亭书法

节到兰亭奖等，人们不断在深研经典中探寻笔墨意蕴与文化精

神，在传统节俗与书画艺术交融共生中创造新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图为文徵明中国画《兰亭修禊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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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深日暖，风意转柔。春总能以

它独有的和煦清新，唤醒人们对自然

和美好的敏锐感知与本能向往。文人

墨客则在笔墨间、诗行里，镌刻春之生

机、春之意趣、春之遐思，千载一如，

生生不息。

苏 轼“ 诗 中 有 画 ，画 中 有 诗 ”一

语，概括出中国艺术诗画相通、精神

一贯的审美观。诗讲究空间感、画面

感与境界感；画摹写景致，追求情思、

节奏与言外之意。诗和画，与春天相

遇，共同奏响一场悠扬的春之交响。

“ 每 日 读 画 ”系 列 策 划“ 课 本 里 的 春

天”首期视频“杜甫《绝句》”便以人工

智能魔法赋予诗画新的生命力。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

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脍炙人

口的五言诗，写尽春日万般意趣，也

留给画家无尽想象。清代华嵒以一

幅《好鸟鸣春图轴》，呈现花木馨香引

来 禽 鸟 欢 鸣 的 景 象 ，绘 出 浓 浓 时 令

感。中国花鸟画有注重写生的传统，

通过师法自然，捕捉对象在天地时序

中的神态与气息。如这件作品所示，

华嵒要在无声的平面中唤起听觉，在

静止的瞬间唤起时间感，使观者感受

到清晨初暖，枝头有声，春意正从沉

寂中被一点点唤醒。这不禁令人想到李白所咏“邹子一吹律，能

回天地心”，借律吕、气感言阴阳转换。在华嵒笔下，这“吹律”之

功化入鸟鸣、花枝初舒的瞬间，引观者感知春意流动。

生机盎然的春色，也往往引发人们万千情思。不论是咏春

诗还是颂春画，文人墨客常常于所见所绘之景物中抒发对天地

自然和个人生命体验的感悟。展卷明代陈粲的《桃花鸳鸯图

轴》，其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意境

视觉化了，还因为在自然与象征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桃花灼灼，

烂漫如烟霞而不艳；春水之滨，鸳鸯成双而不滞，既描绘出春日

明丽，又充满美好寓意。含蓄、温润、节制，让画作于柔和中见意

味、静美中见深情，这是对天地和畅、物我两安的直观诠释。

桃花是春日的生命礼赞。由自然之景而生发的“桃源”之

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意义，即不仅是现实中的桃林，

还象征着理想世界、幽居之境与精神归宿。继陶渊明《桃花源

记》之后，后世无论文学还是绘画，凡写桃林深处，往往都与此有

关。明代陆治《桃源图卷》（局部见上图）中的春，便是理想中的

春。画面中，桃林深处，花影重叠，观者所见，不再是一枝一叶，

而是整个可游可赏的春日世界，是一个润养身心、万物生长的精

神空间。中国画的观看方式，不同于西方绘画的一次性透视观

看，它要求观者在展开、停顿、再展开的过程中进入画境。也就

是说，观者不是站在外部“看”桃源，而是在观看过程中“走入”桃

源。这种观看经验，使画中春色具有了更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

也使春不再只是视觉对象，而成为一种可以亲

近、可以游历、可以寄托心绪的世界。

中国的诗和画，均重视气韵的流动与意境

的托出。《好鸟鸣春图轴》写其“生”，《桃花鸳鸯

图轴》写其“和”，《桃源图卷》写其“广”。这些

画作虽各有侧重，却透显一种相通的气质：明

亮、温煦、生动、和雅，这是真正的春之生机、春

之意趣、春之精神。诗情画意，共奏春之交响，

所奏出的，是历久弥新的东方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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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应具有理性之美、逻辑之美和秩序之美，书

籍设计是实现这些美感的重要支撑。读屏时代，好的书籍

设计能够留住读者，提升信息获取率并增强文化理解力，

否则即便是用昂贵材料和复杂工艺“武装”起来的书籍，也

很难打动人。

对于书籍设计而言，准确把握“美”与“用”的尺度尤为

关键。这要求设计师运用与内容相和谐的设计语言，为读

者构筑阅读空间，提升“悦”读体验。如今，不少设计师的

理念从过去的“形式至上”，转为对文本内容的关注，通过

有创意、有美感、有意境、有温度的设计，深化读者对内容

的理解。近期获得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的

《时空针灸学》《燕京传薪录——中法汉学研究所未刊稿研

究》等，便展现着理性、雅致、严谨且兼具东方哲思的设计

追求。例如，《时空针灸学》的设计强调体现医学书籍的属

性，书名和各篇章标题的创意字体，既有传统篆书韵味，又

充满现代简约美感；严谨而不失变化的网格式版面设计，

层次分明，逻辑清晰，使阅读更顺畅。

当代书籍设计愈发注重重构阅读叙事，提供情绪价值

成为其中一个趋向。先后获评“最美的书”、第六届中国出

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的绘本《吸呼》（见右图），让人印象深

刻。“吸”与“呼”两个字在页面轮换，成为串联事物变化的

诗意概念，配以明亮的色彩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将一吸一

呼的律动，轻盈地转换为一页一页的阅读漫游。这种设计

跨越了年龄、文化和语言的界限，为读者提供了情绪价值

及美的享受。

近年来，随着社会设计理念的兴起，设计逐渐从商业

与审美导向转向对社会责任的关注，致力于回应文化传

承、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书

籍设计通过本土化视觉语言与叙事策略，实现文脉焕新。

获评“世界最美的书”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便是其中

一个经典案例。该书用“土得掉渣”的质朴设计形式，还原

濒临消失的老行当的民间味道：暗沉粗糙的土纸、斑驳的

黑白图片、古老的纸钉装订、手工拉毛的书口等，配上彩色

宣纸插页、简洁的文字版式等，形成粗中有细的视觉和触

感节奏变化。近两年出版的《每一只你都惹不起：刺绣中

的动物》及姊妹书《南山又花开：刺绣中的植物》，通过设计

把传统刺绣专著变成时尚潮品——“背包书”，因而数次

加印。

期待有更多的“美书”陪伴人们阅读，通过文字的力

量、设计的力量，帮助人们在繁忙中安顿身心，构建更加丰

盈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书籍设计艺术工作委员会主

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书艺之美提升“悦”读体验
张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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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三朝看牡丹”。这个春天，随着

“花开盛世——菏泽牡丹书画艺术展”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牡丹花会、文化节等相继在

四川彭州、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北京景山

公园等拉开帷幕。社交媒体上，牡丹簪花、

汉服巡游频频刷屏。从画卷到花园，牡丹

又一次成为品赏焦点、文旅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春日流量”不断转化

为“经济增量”的热潮，难掩牡丹文化所面

临的社会窘境：知名度极高，认知度很低；

符号化极强，内涵性很浅。不少问题引人

深思：为什么有人追着看牡丹，但有人觉得

牡丹是“土味”审美？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

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但“牡丹最易近

俗，殆难下笔”贯穿了整个中国美术史？

答案或许在于，牡丹美学包罗万象，需

要慢慢品、反复看，今人对牡丹的认知，往

往被窄化了。从九大色系的缤纷斑斓，到

十大花型的千姿百态；从四大名品的绝代

风华，到古树牡丹的岁月沉淀；从单朵直径

可达 20 厘米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到单株爆

开三四百朵给人的心理震撼；从“天香夜染

衣”的灵性韵味，到“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

世气象……牡丹之美，远比常人所能看到

的更丰富、更精微、更富有层次。

极致的美是牡丹的“表”，复合的内涵

才是牡丹的“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

一兼具“庙堂之贵”与“江湖之傲”、“世俗之

乐”与“风骨之雅”的物种。这种多维并存

的辩证美学，并非古人的凭空臆造，而是深

植于牡丹生长特性之中的文化意象——木

本为“骨”，深根为“节”，晚发为“谦”，舍命

为“烈”。这些特质，古人一一赋予其人格

化内涵。所以牡丹从来不只是富贵花，它

同梅兰竹菊一样有风骨、有品格。可惜的

是，人们常常记住了杨贵妃与沉香亭的雍

容，却淡忘了武则天贬牡丹的刚烈；只看到

“花开富贵”的吉祥，却忽略了“舍命保花”

的悲壮、“长一尺，缩八寸”的坚韧。在不少

公共文化场所，牡丹的形象被简化为一个

“大红花”的空壳，风骨被富贵淹没，品格被

符号覆盖。

牡丹文化被符号化、浅表化，主要原因

之一是过度依赖视觉传播。牡丹入画难，

难在其美到几乎让画家无路可走。它的形

色过于完备，花瓣繁复、色彩丰富、形态饱

满，吸引着观者的全部注意力，形成了极高

的审美期待，也挤压着画家的阐释空间。

牡丹自身“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高

度完善性，以及复合式的美学特征，更是极

大提升了创作难度——写形尚且不易，何

况传神。创作者必须在画出牡丹的形神和

写 出 笔 墨 的 意 趣 之 间 艰 难 平 衡 。 稍 有 不

慎，便会沦为标本式的描摹，或者概念化的

书写。这便是古人反复强调画牡丹最难脱

俗 的 根 本 所 在——“ 涂 红 抹 绿 ，虽 千 花 万

蕊，总一形势，都无神明”。画家被牡丹的

美所俘虏，难以打破审美惯性、抓住国花神

韵，更难以实现艺术的个性表达、发挥绘画

语言本身的独立价值。

令人欣慰的是，历朝历代不乏牡丹题

材佳作传世，一些大家以超凡的才情和深

厚的修养，在“无路可走”中艰难突围。徐

渭以水墨写牡丹，不施粉黛，自称“富贵花

将墨写神”——不要颜色，只要精神；吴昌

硕以金石笔法入画，用篆籀草隶的骨力赋

予牡丹朴拙厚重之气，以“金石气”压住“脂

粉气”；齐白石独创“红花墨叶”制造对比，

用“野”化解“艳”，用“拙”平衡“巧”，将民间

审美与文人意趣熔于一炉；于非闇承宋人

之法，复兴工笔重彩，致力于表现牡丹雍容

华贵、富丽典雅的庙堂气象……他们所追

求的，并不是更好再现牡丹的美，而是用自

己的艺术语言重新定义牡丹。这些成功实

践启示人们，太美的物象不是不能入画，而

是不能直接入画，画家必须先“消化”它，用

自己的修养、性情、笔墨去超越它的完美，

在超越中找到理想的表达。

今 天 ，牡 丹 已 从“ 富 贵 花 ”变 为“ 富 民

花”，年轻人也正用他们的方式重新“发现”

牡丹。他们不再觉得牡丹“土”，反而“很中

国”。这正是牡丹回归“顶流审美”的社会

基础。期待牡丹的文化传播和艺术再造早

日呈现与之相适配的高级感，让繁华与风

骨并存的盛世气象，通过“五感”的打开，成

为人人可享的综合体验——写生、闻香、品

茶、插花、听曲、美妆，其中的具身性、仪式

性、审美性，将帮助人们真正理解牡丹的物

性与画理，继而用当代艺术语言重新诠释

牡丹，走出一条由物及魂、由古及今、由雅

及众的“两创”新路径。

重新“发现”牡丹
徐红梅

  ▲富贵有余（中国画） 李联起   

▲剪 纸《日 常 纸 记》之《晒 被 子》，作 者 刘

冠玉。

▲麦秆画《瓦雀栖枝图》（局部），作者

黄艳泳。


